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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陈近南派人去皇宫偷取四十
二章经，众人纷纷抢位子坐下不
愿出头。韦小宝本想坐下，但陈近
南往他椅子上钉了颗钉子，韦小
宝不得不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入
宫偷取四十二章经。
这是周星驰电影《鹿鼎记》里

的片段，天地会的目的是通过四
十二章经来斩断清朝的“龙脉”。
文学作品里的陈近南其实没

有必要大费苦心，“龙脉”就在现在
的北京：从永定门一直往北，正阳
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
清门、神武门、地安门等 9门构成
的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
“龙脉”是北京人的骄傲，也

是老北京城市和文化的精髓所
在。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龙脉”周边的古建筑纷纷被拆
除，包括地安门。传奇建筑学家林
徽因因此郁郁而终。
在林徽因死后 55年，北京中

轴线申遗工作正式列入北京文博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恢复世界
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而
1955年被拆除的地安门，将在“十
二五”期间复建。
北京市想通过这一做法加强

对中轴线附近古建筑和古民居的
保护。在接近一个甲子的拆建轮回
后，林徽因临终前的话却显得分外
刺耳：“今天，你们拆了旧的，明天你
们会后悔，会再去建假的。”

“龙脉”的由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29个大脚印从永定门出发，以两
秒一步的频率走到鸟巢上空。这
几乎是一条直线，因为脚印沿着
北京的中轴线，也就是民间所说
的“龙脉”前进。

在万里无云的晴朗日子，从
空中俯瞰，永定门到鸟巢在高楼
大厦环绕中堪称一个城市的奇
迹。而如果抛开空间感，甚至可以
一直看到距离北京 270多公里的
古开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的兆奈曼苏默。
兆奈曼苏默是元上都遗址的

所在地，“龙脉”的来龙去脉，不得
不从元朝开始。

在元代，这条中轴线正式形
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
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史料记载，
北京中轴线越过太液池东岸的宫
城中央，直抵外城正中丽正门。到
了明代，统治者将北京中轴线向
东移动了 150 米，最终形成现在
的格局。
史学家考证，建立中轴线，目

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
位。而城市总体布局也以中轴线
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
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北京因
此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
煌的城市之一。
到了明朝，统治者将城南移，

北京内城东城墙和西城墙均是在
元大都土城基础上包砌城砖筑
成，但中轴线方向未动。东直门至
建国门一线是东城墙，西直门至
复兴门一线是西城墙。清沿用明
城，中轴线也未改动，至今已有
730多年。

在建筑学家眼里，北京的中
轴线，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世界
城市史上的一个奇迹。从永定门
到钟鼓楼的这条“龙脉”，及其周
边的古建筑，就像北京“皇城”的
称呼，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流淌着
特有的文化血脉。
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赞誉它是

“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
线”。
北京一位知名风水大师曾经

拿着罗盘在龙脉上勘测。“好地方
啊，真的是好地方。”这位大师说，
“当年规划元大都中轴线的刘秉
忠是著名的天文和数学家，从风
水学角度来说，这是一条好龙
脉。”
但元明清三代最终也没有逃

过被新社会替代的命运。老北京
人在路边晒太阳，享受着几百年
来沉淀下来的北京味道。很多人
世代在“龙脉”上生活，但似乎并
没有发迹的神话。

但“龙脉”一直存在，甚至要

成为一处文化遗产。
2010年 12月 16日下午，北京

东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委
员会正式成立。根据规划，东城区
计划逐步恢复护城河水系，并将把
永定门到钟鼓楼 7.8公里的传统
中轴线两侧建设成为集中展示首
都文化的示范区，并为中轴线申
遗。

文化学者和专家讨论正酣，
老百姓有些期待和茫然。走到龙
脉最北端时，鼓楼和钟楼似乎成
了这条“龙脉”的终点，而真正的
终点地安门在哪里？

地安门必须重建

“地安门？”老北京人站在地
安门外大街的十字路口，四处打
量了一番，眼里充满了迷惑，“地
安门有门楼子吗？反正这里就是
地安门。”
车水马龙，游人如织，这里叫

地安门，北京人已经习惯了，但这
里没有门楼。
1955年以前不是这样的。
地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

年，当时的名字是“北安门”。原地
安门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宫门式建
筑，因此需要不断维修。史料记
载，明弘治十六年是第一次修葺，
明隆庆五年第二次重修。

清顺治九年地安门重建。公
开报道中，北京史志专家王灿炽
称这次重建完全是“推倒重来”：
原来的门体木框架全部被拆除，
用新材料重新做了构架，而这次
重建后，“北安门”正式改名为地
安门。
还有一次修葺发生在光绪二

十七年，结合历史背景，1900年八
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皇城的前
门，地安门也被殃及。
地安门的完全拆除是在 1954

年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进行

着快速工业化的建设，而中轴线
周边的老建筑阻碍了当时修马
路、地铁等工程，有着 500多年历
史的地安门，为了给马路让步，从
北京地理上消失。
但地安门的名字一直延续了

下来，并作为见证者口口相传于老

北京人的口中：这里是皇城北门，
皇帝北上出征巡视时大多要出地
安门，亲祭地坛诸神也要出地安
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
慈禧太后和光绪一行仓皇出逃，走
的就是地安门；后来，溥仪复辟闹
剧失败，被驱逐出故宫，也是灰溜
溜地经过地安门离开了皇城。
地安门的拆除不仅仅是它的

悲剧。
与地安门一样，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北京城开始了一个古
建筑拆除时期。虽然梁思成等提
出了保留老城、另建新城的方案，
但最终老城区没有摆脱被大肆拆
除的厄运。
“地安门城门在现在走汽车

的马路正当中，就一层，挺长的，
红墙黄瓦，开着3个门洞，中间那
个门最大，门儿是方的，就跟地坛
那门儿似的……”当地媒体寻访
到的老北京人口里，地安门是这
个样子的。

在老北京杨良权的印象里，
地安门是附近百姓休息的场所。
冬天，向阳的窗台下常坐着一排
白胡子、秃脑袋的老人家晒太阳，
台阶下一帮孩子在玩弹球、拍洋
画、跳皮筋、追逐打闹。

拆除地安门时杨良权也见
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坚决反对，
政府便将从地安门拆下来的门
窗、木梁、木柱、木柁、木檩等一一
编号造册，连同砖石琉璃瓦等运
往天坛，计划在天坛北门内移建
地安门。

很不幸，随后发生的天坛火
灾，将堆在那里的地安门木料全
部化为灰烬，移建地安门也成为
泡影。但在“龙脉”申遗确定以后，
作为“龙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环，地安门必须从50多年前的废
墟里重新站立起来，于是重建地
安门已经被排上了日程。

“天要安，地也要安”

今年 3 月份，北京市文物局
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地安门复
建目前已进行了专家论证。“经过
考证，地安门旧址就在地安门十
字路口处。专家初步建议，复建时
可以考虑南移，避开十字路口中

心，尽量避免对地面交通的影
响。”
地安门外大街附近正在修建

地铁8号线，8号线沿着中轴线往
北而去。路西侧就是前海和后海
所在地，游客在这里留影，很多人
并不知道，他们踩在北京的中轴
线上。与鸟巢、水立方、CBD等现
代化建筑不同，这里的一切都充
满了古香古色，好像回到了老北
京。
前海东侧的火神庙修复工程

已经基本完成，而据了解，这些都
是为重建地安门做的先期准备。
为对钟鼓楼、火神庙、后门桥等北
中轴线周边的文物建筑进行修
缮，北京市文物局已先后投资近
2000万元。

杨良权听说“十二五”规划期
间要重建地安门时说：“我举双手
拥护。天要安，地也要安，天圆地
方才能永保祥和平安。”
对于这位老北京人来说，在有

生之年重见地安门，哪怕只是一个
复制品，也足以让他们感到老北京
又回来了。而根据北京市的文物事
业发展初步规划，未来五年北京将
修复 150余处文物。重建地安门也
有一个重要目标：未来 5年，整体
整治被称作京城精髓的中轴线，以
冲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于文博事

业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未来 5
年，每年仅市级财政就投入 1.5亿
元用于文物古迹的修缮保护。”北
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接受当地
媒体采访时称，“我们将以中轴线
的保护，带动整座历史文化名城的
保护。”
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认为，

重建地安门具有重要意义，“中轴
线上的九门中少一门是不吉利的。
在中国文化中，9是一个非常吉祥
的数字，代表圆满和终极。”
作家韩浩月也表达了对地安

门重建的态度，“这个选择无疑会
伤害原有建筑体系的文化寓意和
完整风貌，虽属下策，但建总比不
建要好。”

但重建在多数肯定声音之
外，也不乏反对和反思。

当地媒体报道：一名奋力阻
止老北京遭毁坏的知名志愿人

士，对重建地安门并不热心，“我
认为重建地安门并不是特别有价
值，阻止新的毁坏比起重建项目
来得更为重要。”
“我听说安定门要重建，还要

申遗，早知如此为什么要拆呢？是
不是因为韩国要把‘龙脉’申遗，
我们着急了？”出租车走过安定门
原来所在的位置，出租车司机张
师傅轻描淡写地开着玩笑。

拆和建的争议

在很多北京人看来，拆除和重
建是北京在不断上演的一个故事。
时至今日依旧如此。
公开资料显示，东城区北总

布胡同24号院是梁思成、林徽因
的故居，2009年的一纸拆迁“通
告”，让这里几成废墟，目前仍处
于拆迁拉锯战中。北京西城区八
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虽然在专家
和媒体的呼吁下从“拆”的死亡线
上拉了回来，但它却变成了一所
中学的图书馆。

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北京
三分之一名人故居已被拆除。尚
小云故居、荀慧生故居、果子巷的
李万春“鸣春社”故居都被拆掉
了，徐悲鸿在东城的故居也不复
存在。

与这些故居逐步消失相比，
喜欢风水的开发商开始围绕“龙
脉”做文章。2009年 5月份，当地
某知名楼盘在开盘之初曾邀请部
分民俗、文化专家召开座谈会，打
着“北京中轴线建筑文化传承与
发展”的旗号，来证明自己的楼盘
正处于北京中轴线上，全世界仅
此一家“风水宝地”。
看起来开发商对“龙脉”的重

视比政府部门要早。但在很多人
看来，开发商攀上“龙脉”纯属炒
作。
“一方面假借文化的名义建

设各种假古董，另一方面却毫不
吝惜地拆改和糟蹋着种种镌刻着
民族记忆的历史古建和名人故
居。”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在拆
与建的轮回中好像始终没有摸准
方向，自然引来了很多争议。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

匡国良告诉本报记者，中轴线申
遗来得非常及时。“中轴线是北京
城建、规划一条很重要的线，根据
中轴线布局，有些老建筑要恢
复。”在肯定中轴线申遗后，匡国
良特地强调了北京旧城的整体保
护，“旧城整体保护应该结合起
来，光一个中轴线是不够的，中轴
线只是一个基础，最终落脚点应
该是整个旧城的保护。”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张妙弟也

同意此观点，“申遗不是最根本
的，最要紧的目标是保护旧城，并
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张妙弟认为中轴线申遗并不

简单。在他列举的例子里，中轴线
的宽度到底是多少、天坛和先农
坛是否包含在内、故宫的黄金分
割点到底在哪里等，这些具体工
作作为申遗的一个重要方面，需
要历史和理论的支撑，“只有尊重
历史，才能做到百姓满意。”
在一些专家看来，上世纪北京

旧城拆除，是一段沉痛的历史，现
在复建属于不得已的办法，较为代
表性的观点是“再过 100年，复建的
也是历史古迹啊”。

但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刘国
昌则认为，重建地安门有劳民伤
财之嫌。他写道：“永定门倒是重
建的，城楼规模缩小不说，还给
交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地安门
重建要南移选址，从现在的十字
路口往南行没多远就是景山公
园的后门，那个地段怎么能建一
个地安门呢？从施工角度看，要
重建就得拆除不少的民房，无疑
又是一大笔开销。”

普通民众则担心，地安门一
带原本交通就不通畅，突然又造
出个地安门横在马路当中，交通
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加拥堵？
“不可能一切都恢复原样

了。”北京人宁先生说，“能够保护
好现有的文物和建筑，文物保护
部门就尽到了责任，所谓重建的
只是仿制品，这样就能抹去北京
建筑史上的污点吗？”

1955 年，林徽因逝世前说：
“今天，你们拆了旧的，明天你们
会后悔，会再去建假的。”
56年后，一语成谶。

北京“龙脉”申遗
演绎拆建轮回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龙脉”是北京人的骄傲，也是老北京城市和文化的精髓所在。但从上世纪五十

年代开始，“龙脉”周边的古建筑纷纷被拆除，包括地安门。

■在林徽因死后55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正式列入北京文博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恢复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而1955年被拆除的地安门，将在“十二五”

期间复建。

■“一方面假借文化的名义建设各种假古董，另一方面却毫不吝惜地拆改和糟蹋

着种种镌刻着民族记忆的历史古建和名人故居。”北京在拆与建的轮回中好像始终没

有摸准方向，自然引来了很多争议。

北京地安门外大街，沿街
的旧房子正在被拆除。


